


 

 

导读 

《章台柳》，清代言情小说，４卷１６回，作者不详。小说叙述

唐朝天宝年间，郑州南阳书生韩翊进京应试，居李王孙府。李王孙曾

为其爱姬柳氏建章台以居，人称此姬为章台柳，而韩翊与章台柳后相

互钟情。李王孙见世之将乱，遂将柳氏许嫁韩翊并赠其全部家产，自

己则访道而去。韩翊中试授员外郎职离京，安禄山叛乱后柳氏出家为

尼居法灵寺。动乱平息，柳氏被镖骑大将军沙吒利骗入府中久不得

脱；后淄青将军许俊设法救出柳氏，韩柳团聚。皇帝闻奏封韩为中书

舍人，封柳为黎郡夫人。小说敷衍唐传奇《柳氏传》而成，演叙安史

之乱前后韩、柳二人的恋情及悲欢离合，展示了社会动荡中才子佳人

的生存状况。 

此书是仅存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孤本小说，系齐如山先

生之旧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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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回  李侠士豪情赠骑唐明皇御幸春

游 

词曰： 

华堂春色浓于酒，花插盈头杯在手。百年三万六千场，人世难逢

开笑口。 

青天高明闲搔首，眼底英雄谁更有?试歌垂柳觅章台，昔日青青

今在否? 

右（上）调《玉楼春》 

李王孙仙游浊世，许中丞义合良缘。柳夫人章台名擅，韩君平禁

苑诗传。 

话说唐朝天宝年间，有一才子，姓韩名翊，字君平，本贯邓州南

阳人氏。生得颜如宋玉，貌似潘安，儒雅风流，性情洒落，胸藏五车

之书，口擅八叉之技。学压班马，才冲斗牛。但家室萧条，尚未婚

配。只为应试礼部，因而流寓京师。橐囊己空，衣食莫给。幸遇长安

城中一个李王孙，散财结客，置驿邀宾。犹如孟尝君，不亚孔北海。

与韩生萍水相逢，却相交甚契。但他的真名真姓，总不肯道出，一概

称为李王孙。大约是有托而逃的光景，韩生亦不能深究，惟有朝朝把

臂，日日谈心，总不厌倦。一日，当二月中旬，春和景丽，残梅洒

雪，细柳餐风，意欲约李王孙携他家乐，郊外一游。恰好李生来访，

让至斋中，分宾主坐定。韩生道：“小弟蒙兄矜爱，诸般周济，高厚

之德，何以报之。”李生道：“我们义气相投，斯文契合，另是一种

神交，岂同那世上一等悭酸的，惟知锦上添花，谁肯雪里送炭。以后

这些感激套话，韩兄再不要提起，才是吾辈相处哩。此时花朝在迩，

风景渐和，欲到春郊闲游，一开吟兴如何?”韩生道：“正有此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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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期敬当如约。”李生道：“韩兄，你抱此才学，不久待诏金门。但

这时节，内廷专宠，边将擅兵，眼见天下多事了。你既学成文武器，

自当卖与帝王家。但不知遇主何年，不胜翘望。”正说话间，忽见小

伺牵一骏马，向李生道：“郎君马在此了。”李生道：“韩兄，小生

不惜千金，买得此马，你试一赏鉴。”韩生道：“果然好马。你看他

竹批双耳，镜夹方瞳，我再赞他一诗何如?”李生道：“愿闻。”韩

生随口题道：鸳鸯赭白齿新齐，晚日花中散碧蹄。 

玉勒乍回初喷沫，金鞭欲下不成嘶。 

李生夸道：“真乃佳作，如爱此马即当进上。”韩生道：“既欲

共之，只得留下。多谢了。”李生道：“苍头，把这马送到韩相公厩

中去。”苍头应声去了。韩生道：“李兄，我们到门前闲玩一回何

如?”李生道：“使得。”二人刚出门来，只见一伙人，携着笙管笛

箫，急忙而过。韩、李二生问道：“你们那里去的?”众人道：“我

们是御前供奉人，皇帝爷与贵妃娘娘，要往乐游园赏春，如今去教坊

司点名哩。”二生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随后又一班人，慌慌张张，各

执乐器而走。二人又问道：“你们往何处去的?”乐人道：“我们是

杨相国家乐人，相国爷与诸姨们，要游秦川，如今去府中点名哩。”

二生道：“却又如此。”李生向韩生道：“往年天子行幸，赐长安士

民，大酉甫三日。我们虽不得侍驾，也去游玩一番。今日暂别，至期

同行。请了。”正是： 

蓬莱阁下是天家，上路新回白鼻马呙。 

急管昼催平乐酒，春衣夜宿杜陵花。 

且说内使高力士，现授右监门卫将军之职，殿头供奉班首，传宣

是明皇最宠信的内使。 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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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花朝，早来伺候。说：“今日圣上同贵妃娘娘行幸曲江，闻

得国舅和那虢国夫人们，也去游赏。或者中道相逢，又不知几多恩泽

哩。”道言未了，只见有两个宫娥笑嘻嘻走将来。却是怎的?不免前

去问他：“宫娥，御驾今日游春，此时贵妃娘娘，像是未动身。你道

圣上如何却这般宠他?”宫娥道：“高公公怪他不得，去年重阳，我

随去绣岭宫登高，娘娘醉了，我也就戴在他头上哩。”高力士道：

“调谎，娘娘若醉了，不知多少人扶着，怎么戴在你头上?”老宫娥

道：“听他扯淡，他折得一枝醉杨妃菊花，戴在头上，说是娘娘一

般。”高力士道：“这算不得。”小宫娥道：“我前几日，春色困

人，略与娘娘睡一睡，委的是好。”高力士道：“一发胡柴，娘娘如

何与你睡?”老宫娥道：“他赖风月，前日在书几上，偷得本郭舍人

《壶谱》投了个‘杨妃春睡’，就说与娘娘一睡。”高力士道：“如

何算得呀。” 

隐隐闻得脚声。“想是圣驾来了，我在此伺候，你们且速避

去。”宫娥道：“使得。”只见圣上与贵妃同至。明皇向贵妃道：

“朕与卿遇此月夕花晨，正好天行云从。”贵妃道：“臣妾愿同观

瞻。”高力士跪倒说：“百花院采得千叶绯桃进献。”明皇道：“妃

子，此花既可销恨，又足助娇，朕与你戴上何如?”随将花戴于鬓

边，说：“果然鲜花，更添秀色。”高力士禀道：“奴婢奏上，早已

传旨，銮驾司列仗，光禄司排筵，金吾卫清道，宜春苑演乐，俱各齐

备。” 

明皇道：“启驾前行。”只听那外厢，群呼万岁，声到龙耳。吩

咐道：“金吾官，不得惊动都人，由他瞻仰。”众应道：“领旨。”

又谕高力士道：“传旨到曲江南苑去。”高力士道：“领旨。”只见

銮驾凤辇，一拥而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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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说国舅与虢、秦二夫人，一簇男女，往秦川进发。一路上说笑

欢腾，香气盈陌，锦绣迷目。只顾游玩，尽有落翠遗钿的，也有失帕

抛巾的。惹得那观人夸他富贵，羡他豪盛，声满花尘。忽听杨国忠吩

咐道：“家奴们，你们五家，每家一队，不可混杂。”众人应道：

“晓得。”又向前一望问道：“那一片绿的，是何处?”众役道：

“是秦川。”吩咐道：“催往前去。” 

众应道：“晓得。”这且不表。 

却说圣驾正行，闻得一声喧哗，问道：“是何处喧嚷?”高力士

奏道：“是杨丞相、大姨八妹们游春到此，朝谒圣驾。”明皇道：

“传他进见。”那杨国忠得旨，近前跪倒：“臣杨国忠见驾。”二位

夫人跪下说：“臣妾虢国、秦国见驾。”明皇道：“卿等平身，今日

之游，乐乎?” 

三人齐答道：“陛下恩波，俯及臣等，乐事仰同。”明皇道：

“今春乍雨乍晴，不寒不暖，真好天气。”两位夫人道：“陛下元德

格天，圣母徽仪应地，自当雨师效驾，风后扫尘。”明皇道：“可命

梨园子弟，与谢阿蛮、王大娘辈，各随本技，一路承应前去。”高力

士将旨传出，只听哔嘣嘣琵琶声、支支笛儿、骨冬冬羯鼓、悠扬扬玉

箫，一派笙管齐鸣，许多筝琴并奏，忙杀了梨园子弟，累坏了歌舞娇

娘，哄动了一街两巷，共去观瞻。慌张了老叟幼童，齐来窥探。果是

繁华，真个热闹。高力士方敢奏道：“日御暂停，夜筵已启，请圣驾

回宫。”杨国忠和虢、秦二夫人说：“臣等趋送。”明皇道：“不消

了。”只见圣驾一拥回去。杨丞相等，亦催赶回府去了。这正是： 

古来徒羡横汾赏，今日宸游圣藻雄。 



5 

 

第二回  章台愁锁怀春女曲院欣逢悄意

郎 

话说李王孙改名藏姓，旁人总不知道来历。家有万贯，地有千

顷，使奴唤婢，结客宴宾，极是豪侠一流。家中有爱姬柳氏，却是他

自幼养育起来的，安于章台别墅。手下有个心腹侍婢，名唤轻娥。一

日，当花朝时候，不免有些春愁，怎见得：柳含烟，花蘸雨，春色已

如许。绣户罗帏，探取起还未。他待娇倩人扶，懒听人唤，是何处流

莺双语。 

右（上）调《祝英台》 

柳姬道：“奴家柳氏，长安人也。从小养育在李生家。他交游任

侠，声色自娱。奴家年方二八，尚在待年。我女侍数人，只有轻娥粗

通文义，颇识人情，却也那晓我心事来。”轻娥道：“姐姐你清歌善

舞，尽可博欢，有此才貌，将来自然嫁个俊俏才郎，有什么心事

来。” 

柳姬道：“我性厌繁华，情耽文墨，况且我郎君暂称豪俊，每爱

仙游，那桃夭之期，知在何日。这些时，日暖风恬，花明柳媚，好恼

人的春色也。”轻娥道：“门色初高，晓妆久待。 

双鸾镜，九凤钗，燕脂螺黛，俱在此了。我看你星眸半掩，笑靥

懒开，还像是春梦未醒的光景。你梳妆起来，我与你再把眉儿重描一

描。呀，到似一段春愁扫不开的模样。”柳姬梳妆已毕。“那杏子

衫，茱萸带，凌波罗袜、镂麝金裙，也都在此了。可试穿一穿。”柳

姬穿完，说：“我且下阶行行，可好看么?”轻娥道：“只是围带宽

些，想是腰肢瘦损了些。”柳姬道：“那画阑杆外，簇簇摇摇的是甚

东西?”轻娥道：“这是云影和那花荫。你看这豆蔻花，就是我姐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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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样。再看这满床丝竹，已被尘埋。想你近来，弦管也都生疏了。姐

姐这两日不到门前那银塘上，草都青了。我看你许多幽怀，何日得金

屏射雀，才得欢容。”柳姬道：“我便是李家人了，如何能有那

日。”轻娥道：“我们游玩半日，天色将暮，且与你回绣阁去罢。” 

正是：细树含残影，春闺散晚香。到了次日，柳姬起来，梳妆已

罢，忽想起一事，说：“轻娥，我曾许法灵寺绣幡一挂，前几日绣得

大半，没情没绪，又丢下了。今日清闲，乘此春和，正好做完，你再

添些香去，烹茶来。”轻娥道：“姐姐，牙尺剪刀，金针彩线，俱安

在阁子上，沉水香也放在炉里了。 

我再去烹茶拿来。”柳姬才把幡儿拿起，绣了一回。说道：“奴

家如此虔心，或有灵应，也不可知。”只见轻娥走来，说：“姐姐，

茶在此，你的幡绣完了，先挂起来看看。”随将幡悬上，说：“呀，

你看光彩迷目，锦色迎人，好一挂幡儿。”柳姬道：“轻娥，后日是

黄道吉日，你可去法灵寺，寻悟空老师，办些香水挂在佛前。”轻娥

道：“晓得。”柳姬道：“我前日教你曲儿，你记得么?”轻娥道：

“这几日姐姐不去理会，轻娥也忘记了。”柳姬道：“趁着无聊，试

再教你一番。”重新又教唱数回。轻娥道：“多谢姐姐指教。你看，

春气余寒，转添愁绪。那红楼之外，浓李落梅，都是些长安仕女，与

你倚阑遥望则个。”柳姬一探，说道：“你看，轩车映日过，箫管逐

风来。”轻娥道：“姐姐，若非邯郸友，便是洛阳才。待我把帘儿卷

起。” 

忽听一片马嘶，说：“姐姐，那西郊头一个少年郎，骑着匹马，

敢打从此间过哩。”柳姬道：“是那骑紫骝的白面郎么?把帘儿放下

来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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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说韩生游春回来，经过此处，说：“这是章台之下，方才楼上

的人儿，想在此了。”因下马来，吩咐小厮：“你且牵马回去，我随

后步来。”小厮应声去了，韩生道：“门开在此，待我窥看。呀，有

这般好楼阁哩。雕阑十二，真个好观。”听得楼上说：“姐姐，那碧

桃花开得烂熳也。”说完笑了一声。韩生道：“可谓一笑东风放碧桃

了。”轻娥道：“门外为何犬吠? 

我去看来。”下楼来，见了韩生在那里探望。“呀，是谁家郎

君，辄敢到此。”韩生道：“便是瑶池蓬岛，也须有路。”轻娥道：

“谁引你来的?纵瑶池有路，恐无青鸟。”韩生道：“小娘子就是王

母使者了。”轻娥道：“呸，你错想三偷阿母桃了。”韩生道：“小

娘子，岂不闻，‘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’。”轻娥道：“我又不是郑

康成家婢，谁与你诗云子曰。”韩生道：“小生寻春，郊外迷路到

此，愿借琼浆，以慰消渴。”轻娥道：“且不要忙，我去问姐姐，肯

时擎一瓯与你。”“姐姐，门外便是那骑马的少年郎在此，你嫁得这

般一个也勾了。”柳姬道：“这丫头是甚说话来。”轻娥道：“他道

是‘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’。”柳姬道：“他可知道‘岂不夙夜，谓

行多露’吗?”轻娥道：“茶借他一杯也无妨。”柳姬道：“你与他

有甚往来?”轻娥出外道：“快去，快去，偏你会说诗，我姐姐道

‘岂不夙夜，谓行多露’哩。”韩生道：“借茶何如?”轻娥道：

“他说了，你与他有甚往来。”竟自转去，说：“姐姐，我们掩上门

自去也。” 

正是：“日暮且归去，江城未可邀。” 

却说韩生，自忖道：“这是我邻近人家，到不知有这般绝色。好

令人惊魂动魄，须索打听一番便了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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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回  佛殿中欣传玉合幽闺里巧露机

关 

话说法灵寺，有许多尼僧住持。每日里有那士人随喜的，也有女

眷们还愿的，来来往往，甚是热闹。到人散之后，未免也有些偷情的

勾当，从来女庵中断无清净的。有词为证：身如杨柳面如花，削发披

缁学出家。道是佛胎容易结，年年生个小呱呱。 

右（上）调《诵子令》 

其中有两个小尼，一个名唤法云，一个名唤慧月，清晨起来，开

门洒扫。法云说：“师弟我这法灵寺，是先朝长孙娘娘盖造的，香火

最盛，如今春明景和，多有烧香仕女，随喜官员，都要来此。师父下

山去了，且与你打扫殿堂，开门等候则个。” 

且说轻娥领了柳姬之命，迤逦行来，说：“此间已是法灵寺。只

听得鸣钟击鼓，想禅师们都在殿上了。不免径入。列位师父万福。”

法云道：“呀，柳娘子家轻娥姐，为何到此?” 

轻娥道：“我姐姐向日许下佛前绣幡一挂，今日特还前愿，命我

来此，拜上老师父，酌水焚香，通个意旨。”法云道：“家师不在荒

山，我们就此行事。”随将法器动了一回，说：“轻娥姐拈香，待我

宣疏跪读：窃以金仙出世，启震旦于东方。宝律披文，衍恒河于西

界。仰凭法力，缔结良缘。南瞻部洲，大唐国长安，李门柳氏，向许

本寺世尊座下，绣幡一挂，今遣侍女轻娥，持赍信香，拜还前件。伏

愿韦驼尊者主盟，忍辱仙人普化，过去未来兼现在，明证三生，多福

多寿亦多男，消除百难。又愿轻娥，就为厮养妇，也偕鸾凤之欢。若

近主人翁，常踮鹭鹚之步。”轻娥道：“佛前休得取笑。”慧月道：

“好好，幡挂起了，再与你祝赞祝赞。四天神女献花来，八部龙王大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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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斋。小姐今春还捉对，轻娥明岁定怀胎。”轻娥道：“经上那里说

怀胎。”慧月道：“我念的胎骨经。”礼佛已毕。“师兄，你去收

拾，我陪轻娥姐阁上廊下行行。”法云道：“使得。”慧月说：“轻

娥姐，随我来。你看，这是潮音阁。那是诸位禅院，转去就是回

廊。”轻娥道：“果是幽清。”慧月道：“山门下又有人来也。” 

却说韩生，偶然闲步，经过禅林，说：“你看，朱门半开，已到

法灵寺了。那前面有一女娘，见了我，怎生若惊欲避。却是半面低

回，又似恼还是喜的光景，却是为何?呀，我那里曾遇他?”想了一

想：“似红楼下那女子一般。且住，天下有这等厮像的么?”那边轻

娥亦低头暗想，说道：“郎君像曾见来。”韩生迎着道：“小娘子拜

揖。”轻娥道：“相公万福。”慧月道：“韩相公，荒山募缘疏头，

要请大笔。古人云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就是你家孔圣人，也重我

们。”韩生道：“怎见得?”慧月道：“你不见孔圣人叫做仲尼。”

韩生道：“使不得，呵佛骂祖。”慧月道：“师兄取茶，再不见来，

我催一催去，你们坐坐。”韩生道：“小娘子，记得小生那里相遇

来?”轻娥道：“今偶相逢，原无半面。”韩生道：“数日前寻春郊

外，章台之下，红楼之上，曾遇小娘子来。”轻娥道：“你说曾到章

台，可知此间从何处去?”韩生道：“在柳市南头。小生那日借一杯

茶，兀自不肯，就把门儿锁上了，也太绝情。且问小娘子，何事到

此?”轻娥道：“为挂幡而来。”韩生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敢问宅上小

姐无恙么?”轻娥道：“承问何为?”韩生道：“小生居止，原与章台

相近，虽非西第之宾，实慕东家之子。”轻娥道：“相公差了念头，

只似想做春梦也。我姐姐冰清玉洁，莫认东家之女。”韩生道：“小

生马上遥望，尚未分明，像也不见何如。”轻娥道：“我家姐姐貌如

西子，色比王嫱，正当二八之年，堪称窈窕之女。”韩生道：“果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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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般，敢是未成人哩。攀话良久，到不曾动问小娘子谁家宅眷?”轻

娥道：“妾是万岁街李王孙家女郎。”韩生道：“呀，原来是我好友

家。失敬了。”轻娥道：“适闻长老叫韩相公，敢是与我郎君相契的

韩君平么?”韩生道：“就是小生。” 

轻娥道：“郎君常道相公才貌来。”韩生道：“多承奖饰。那红

楼上小姐是谁?”轻娥道：“便是李王孙柳姬。因他性好幽闲，别居

在此。韩生道：“是人传的章台柳么?”轻娥道：“正是”。韩生

道：“如此小生枉劳神了。你小姐年已在时了，李郎怎生只放闲

他?”轻娥道：“相公又来劳神。他好事也只在这早晚了。”法云走

来道：“你们在此话长哩。”韩生道：“长老，小生有一个小玉合，

原是族中韩休相国家的，欲托令师换数百文钱，以为杖头之费。”法

云接看道：“好玉合。轻娥道，你看，气吐白虹，文雕彩凤。虽然径

寸，便是连城。”轻娥道：“我姐姐妆奁中，玉导金篦都已有了，正

少个玉合儿。”韩生道：“便奉小姐，聊充膏沐。”轻娥道：“自当

奉价。”韩生道：“小娘子告别了。长老拜上令师，改日再访。”法

云道：“多慢多慢。”轻娥亦道谢而归。正是： 

细蕊浓花满目班，忽闻春尽强登山。因游竹院逢僧话，偷得浮生

半日闲。 

话说柳姬，打发轻娥挂幡去后，独坐无聊，说：“轻娥料想也就

回来，我且在绣帘下等候片时。”只听得外面有人说话，一个问：

“往韩君平家从那边去?”那个答道：“柳营西去便是。”少迟，又

有一个问信的说：“俺是高常侍，去访韩相公。王摩诘员外、孟浩然

山人去了么?”有人应道：“有两位过柳营去了。”柳姬俱听在耳

中。“呀，又是访韩君平的。那韩生在长安作客，末路依人。幸他门

前犹多长者之车。有此才学，愁不名登天榜。得与他婚配，真好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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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。我想起李郎，珠围翠拥，何惜我一人。虽有此意但怎好说出口

来。你看到飞絮横空，香尘扑地，好春色都辜负也。吾闻‘士羞自

献，女愧无媒’。罢罢，我终是笼中之鸟，那能自由。不免少睡片

时。” 

且说轻娥转回，说：“姐姐晚妆未毕，怎生就睡去。”候了一

时，柳姬醒来道：“轻娥，你回来了。”轻娥道：“是，幡已挂完，

倒得一个好信来。”柳姬道：“有甚好信?”轻娥道：“你道那日红

楼下那郎君是谁，就是东邻韩君平。”柳姬道：“早知是他，借杯茶

与他吃也罢了。”轻娥道：“如今也尚未迟。”柳姬道：“他认的你

么?”轻娥道：“那一双俊眼儿就认得。再三问姐姐起居。”柳姬

道：“这丫头，问我做甚。”轻娥道：“姐姐，还有一件东西儿。谢

了我，方与你看。”柳姬道：“我也不要看他。”轻娥道：“啊呀，

姐姐好乔作衙。”随将玉合拿出，递与柳姬。柳姬接过来一看，说：

“好个玉合儿。”轻娥道：“与温家玉镜一般。”柳姬道：“玉镜是

结婚的故事，说他怎的。”轻娥道：“姐姐，我家李郎，虽是豪侠，

你在此也不过选伎征歌，那里是出头的勾当。倘随着韩君平，早讨个

夫荣妻贵。纵然不能，郎才女貌，却也相当。”柳姬道：“李郎负气

爱才，最重韩生，无所吝惜。只是我原非□女，他也难同弃妻，如何

使得。”轻娥道：“姐姐事不可料。”柳姬道：“哎，这话也休提

了。李郎说今日来看我，还不见到，你且去门前伺候。”轻娥道：

“晓得。” 

果然李生走来，问道：“你姐姐在那里?”轻娥报道：“郎君来

了。”李生见了柳姬，说：“你好生妆裹，数日后要会客哩。”柳姬

道：“天气困人，这早晚好生体倦。有的是他们一班弦管，好省我

了。”李生道：“我这番宴客，不是他们好承应的。柳君道：“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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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?”李生道：“是韩君平秀才。”柳姬道：“韩君平一穷士耳。”

李生道：“你那晓得，他虽穷士，是当今一个大才子哩。近有寒食

诗，都谱入御前供奉了。”柳姬道：“可是那‘春城无处不飞花’的

诗么?”李生道：“便是。”柳姬道：“清新俊逸，庾、鲍不过如

此。”李生道：“你在此数载，一向深藏，似这般人，也该一见。”

柳姬道：“豪客贵人，郎君不教妾一见，而见一穷士，真高义也。那

韩秀才家徒四壁，并无个当垆丽人，我郎君所不足者，非财也。况且

后房玉立，有女如云，又能黄金结客，最心许者，惟韩生一人。看那

韩生，所与游多名士，必非久贫贱之人。”李生背身说道：“这妮子

倒是个女英雄。自古道‘凌霄之姿，安能作人耳目之玩乎。’我有道

理。”转身说道：“柳姬，韩君平仆马之费，我尽输与他。只是一

件，凭他这般才貌，必须得个丽人。只今谁有似你的。”柳姬道：

“呀，郎君不用多疑，终须石见水清，休猜有女怀春。”李生道：

“你且安心，还是去么?”柳姬道：“郎君有命，妾须强行。”李生

道：“如此我去，其日，你只到春明园来。不要送了。”正是：桂山

留上客，兰室命娇娃。轻娥道：“姐姐你听得郎君说么?”柳姬道：

“轻娥，你好轻信。”轻娥道：“大丈夫一言为定，那有不真的理。

只是韩生忒贫些。”柳姬道：“这何足病，你且看他人地，岂有韩夫

子而长贫贱者乎。我只虑他薄幸。”轻娥道：“敢或有大娘子，也不

可知。料他不做薄幸。”柳姬道：“轻娥，适才那玉合做甚?我不曾

问你。”轻娥道：“这也是韩君平的，他客囊亏乏，将来托悟空师父

转卖，是我袖来与姐姐。”韩君平说道：“就奉姐姐，聊充膏沐。”

柳姬道：“那有这话，你且送钱十千，为取酒之资。”轻娥道：“我

有计了。只做送钱与他，因便探他事体何如?”柳姬道：“你总来闲

在此，这也使得。”不知李生肯把柳姬赠韩君平否?且听后回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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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回  侯节度新蒙敕授轻娥婢细问根

由 

话说平卢帅府，气象雄威，兵甲齐整。一日，大开辕门，鼓吹升

帐。主帅坐于虎皮椅上，说：“下官姓侯名希夷，营川人也。身长七

尺，学敌万人，从戎十载，仅得副将平卢。一月前，因那王元志之

子，殒身部下，共推我为节度。押衙许俊，义烈超群，骁勇绝世。他

道是，六师无主，众意所归，劝我权且俯从，以安反侧。我就遣他，

具表奏闻去了。近闻安禄山这厮，善得虏情，将窥神器，不时窃发，

须要预防。日下狼烟暂静，把军士们操练一番。中军官那里?”有人

转上，说：“中军官叩见。”侯节度道：“今日开操，你到将台上传

令，中军操鼓搴旗，四面分营结队，务要首尾相应。步伐整齐，违者

以军法从事。”中军道：“得令。”出去宣传已毕，又吩咐道：“中

军官，再传令，务要旗职鲜明，戈矛犀利，弓弯满月，马逐奔虹。违

者以军法从事。”中军道：“得令。”又出外宣述一番。望见许押衙

捧着敕书下来，慌忙摆香案迎接。押衙下马，进了辕门，来至堂上。

说：“圣旨已到，跪听宣读。皇帝敕摄平卢节度使侯希夷，顷者，祸

降平卢，变生肘腋，共戕若主，归命于卿，尔即暂授本官，毋兹狂

狡。虽少嫌于专制，实有利于国家。尔奏以闻，朕心加悦。今就授尔

为平卢节度使，兼御史大夫。尔其益懋忠贞，作先敌忾，乃眷西顾，

守在四邻。押衙许俊，面阙之日，进阶二级，别有敕行。钦哉勿怨，

谢恩。”侯节度谢恩起来，押衙上前打恭说：“久违麾下，恭喜主

帅，”侯节度道：“惧难胜任，何喜之有。许押衙，一路上多劳苦你

了。闻范阳禄山，颇有异志。”许俊道：“范阳与此处，地相接踵，

灾近剥肤。有倚主帅在上，料不患他。”侯节度道：“许押衙，军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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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今日我已操演一场，自后，你可常监督他，定要精强，须同甘苦。

其不用命者，付军正司治之。”许俊道：“领钧旨”。随各退去。 

真个王师非乐战，果然士子慎佳兵。 

今朝莫负卢龙塞，他日归邀麟阁名。 

且说韩生，闻知柳姬就是李生畜养的，把那妄想心肠消归无有，

每日在旅馆，未免寂寞。忽发叹道：“我韩君平从来慷慨，不会凄

凉，近来却另是一番光景。想我风流出众，才气无双，不能寻个倾城

佳人，与他匹配。到如今，功名未就，四海漂零，如何是好。”当此

春景融和，不奈乡心忽动。正是： 

自在残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。 

猛听门外，娇滴滴声音，行来叩门。“待我开门，看是何人?

呀，原来是李家女郎。”轻娥道：“相公，你在此何干?”韩生道：

“我这里昼眠。”轻娥道：“莫非中酒?”韩生道：“何尝中酒。”

轻娥道：“非关水酒，定是伤春。”韩生道：“我那里伤春来。”轻

娥道：“前拿去玉合，姐姐奉价十千，以为取酒之资。”韩生道：

“这是平乐价了，女郎请坐。”轻娥道：“相公是郎君契友，怎生好

坐。”韩生道：“女郎原是大人家风范，况且柳夫人有命，道不得个

敬主及使么。”轻娥道：“僭了。相公客舍萧条，何以娱目?”韩生

道：“归思甚浓，马首东矣。”轻娥道：“一向与我郎君相处，到不

曾晓得相公行藏。敢问几时到此?”韩生道：“淹留已久。”轻娥

道：“莫非寻亲?或是访友么?”韩生道：“李郎与我倾盖相与，承他

过盼，是没有的。”轻娥道：“家里中馈，自然是闺秀佳丽的了。”

韩生道：“室中尚无人哩。”轻娥道：“莫非秦楼楚馆，有些牵连，

故此久留么?”韩生道：“不欺女郎说，闲花野草，也不到小生眼

底。”轻娥道：“久别故园，又无妻室，未免太孤冷了。”韩生道：

“小生青年，不愁佳丽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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